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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與 空 間

沒有軀體的戀愛辯證法

末季的風生存

眺望雪山處女峰眺望雪山處女峰
■文：張衍榮

名城麗江儘管「花」開四季，美女如雲，但
「回頭率」誰也高不過玉龍雪山。不論在大研古
鎮，在「長江第一彎」，在虎跳峽，在雲杉坪，
在甘海子……哪怕在麗江機場騰空而起的那一
刻，遊客們都會情不自禁地回過頭去，看一眼，
再看一眼那婀娜多姿又冰清玉潔的玉龍雪山。
是的，玉龍雪山牽動着每一位遊客的神經。
玉龍雪山是北半球離赤道最近的雪山，坐落於
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境內，北距麗江城區15公里，
南北長35公里，東西寬13公里，面積455平方公
里，共有十三峰，主峰扇子陡（又稱雪斗峰）海
拔5596米，以雄、奇、險、俊著稱。
玉龍雪山地被迥異，黑白分明，雪域風景在海
拔4000米以上，如此不老青山終年「為雪白
頭」，實乃天下之奇觀。
玉龍雪山立體溫差極大，幾乎常年日存四季，
生態類型齊備，異帶植物隔層分佈，草木榮枯，
竟在同日，景象十分奇特；從黃葉飄零到鮮花怒
放，山上山下，判若兩個世界。
玉龍雪山被譽為「現代冰川博物館」，其特殊
的地質構造、豐富的古生物化石、紛繁的生物群
落等，都是科考取之不盡的豐富寶藏。
玉龍雪山是納西族的神山、聖山，雖近在咫
尺，但氣質高貴，神情凜然，正所謂「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千百年來，不論華洋，無人膽敢
造次，頂峰依舊是一座不曾有人涉足的處女峰。
玉龍雪山有着美麗動人的傳說，既有降魔除暴
版本，也有婚戀愛情版本，都是弘揚真善美，鞭
撻假醜惡，歌頌納西族人民的故事。
顯然，其回頭率之高並非全因新奇驚艷，更在
於其「山格」的非凡魅力。
正因如此，很多遊客都曾駐足長時間眺望過玉
龍雪山，尤其那座聖潔無比的處女峰。
不用說，作為遊客，我也曾多次眺望過，但最
難忘的（近距離）眺望，則發生在犛牛坪上。
犛牛坪在雪山景區北端，乃是一處比較典型的
高原草甸（牧場），面積約16平方公里，生活着
彝、藏等以牧業為生的民族村落。
那天，平生不曾騎過馬的我等，邂逅了一位以
經營畜力（馬匹馱遊客）為生的納西大嫂。她皮
膚粗黑，雙頰深陷，看上去十分蒼老，可一問竟
不到四十歲，比已然老氣橫秋的我等要小很多。
儘管我們腿腳也算靈便，但見其情狀堪憐，言辭
懇切，便只好答應租她家的馬騎上山去。
我們提心吊膽地騎在馬背上，沿途聽納西大嫂
介紹犛牛坪看雪山美景的情況。她說，這裡是看
「扇子陡」最好的地方，只有在這裡才能完全看
到主峰像一把展開的摺扇。聽她這麼一講，我不
禁有點竊喜。待上去抬頭一看，果不其然！蔚藍

色天幕下，潔白晶瑩的主峰猶如一把依次展開的
巨大摺扇，經冬日陽光的照射，顯得格外艷麗奪
目。
低頭山腳，只見草甸並非想像中的一馬平川，

乃是波瀾起伏，曲線優美，宛如美人胸腹一般，
其間點綴着喇嘛寺廟與牧民村落，牛羊在牧場上
放牧，牧童在草地上嬉戲，人來人往，僧俗共
處，炊煙裊裊，經幡飄蕩……如此獨特的高原牧
場，好一派美不勝收的迷人風光啊！
環顧四周，紅男綠女遊人如織，到處都是舉着

三角小旗，手執小喇叭的導遊小姐，她們的巧嘴
功夫了得，那出口成章的描繪令人心旌搖蕩：
「玉龍雪山集亞熱帶、溫帶及寒帶各種自然景
觀於一身，不僅巍峨壯麗，而且隨着季節交替，
陰晴變化，其多彩多姿愈加迷人。雲霧纏裹時，
雪峰乍隱乍現，恰似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少女；雲
封山頂時，它又莫測高深，難識廬山真面目；當
其上下俱開時，白雲一縷繞腰際，彷彿萬種風情
撲面來；一旦碧空萬里，群峰如洗，銀光閃爍，
又猶如一群高唱『陽春白雪』的翩翩少年。
「即使一天之中，玉龍雪山也是變化無窮的。

凌晨，山村尚在酣睡之中，雪山即已早迎曙光，
峰頂沐晨曦，白雪染朝霞，紅妝素裹，交相輝
映；傍晚，夕陽西下，晚霞滿山頭，雪山披丹
紗，如同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入夜，群星燦
爛，月光皎潔，雪山靜謐，睡眼迷濛，又似躲進
妙曼紗帳漸入夢鄉的俏佳人……」
耳畔不時傳來小姐們的鶯聲燕語，只可惜我等
福淺眼拙，哪有機會一一飽覽這些個如詩如畫的
美景去？
與納西大嫂分手後，我們來到位於坡頂的一座
小木屋前，但見房前柵欄裡有用木板搭成的簡易
眺望台，便爭先恐後登了上去，駐足憑欄，兀自
凝神眺望起來——
雪山陡峭壁立，「扇子陡」近在咫尺，溝壑袒

露，褶皺清晰，歲月滄桑的足跡，風刀霜劍的疤

痕，悲歡離合的年輪，苦澀甜蜜的既往……所有
的一切，一切的所有，皆歷歷在目，一時間不禁
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這種特定時空的縱深眺望，來自觸景生情的瞬

間靈感，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因而終生難忘，估
計沒有經歷過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這種眺望不同於一般消遣性審美，既不是單獨
對其外在美的泛泛觀賞，也不是取其細部的一探
究竟，更不是俗不可耐甚至心理變態的獵艷偷
窺，而是物我之間期盼已久的心靈溝通，是風雨
知交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似紅顏相好久別重逢
的互訴衷腸，似白頭鴛鴦悔不當初的「相顧無
言，惟有淚千行」，是一生一世欲說還休的彼此
牽掛……是心照不宣，是盡在不言中。
這個時候，人看山，看的是景，是色彩斑斕的

畫，是心靈舒緩的詩，是無聲勝有聲的歌，既是
精氣神，也是真善美；山看人，看的是「戲」，
是人間喜怒哀樂，是匆匆過客，是繁華落盡，是
苦難到頭，是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
因此，作為人，你所看到的雪山處女峰，就不

再是妖嬈、艷麗的外表美，而是那種也許遠不夠
傾城傾國、沉魚落雁，但卻十分耐看的內在美和
氣質美了。那是揚棄世俗的情操美，永葆質樸的
品格美，洗去鉛華的自然美，不施粉黛的本色
美，除卻包裝的裸體美，俯仰無愧的坦蕩美，包
容無私的境界美。
毫無疑問，這種美是永恆的，無與倫比的，令

人百看不厭的，既不會發生審美疲勞，更不會產
生年老色衰的厭倦。倘若是伊人，別說當年銘刻
在你心頭的是柔弱嬌羞的少女形象，即使是飽經
歲月磨蝕，一路艱辛備嘗的井臼之婦，又當如
何？
「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不獨
在下，相信每位眺望過雪山處女峰的遊客，何人
心中不曾珍藏着這樣一幅巧奪天工的巨畫啊！
哦，雪山處女峰，多少人為你夢魂縈繞哇！

莎曼珊（Samantha）的智能話語像一首詩，她對無數的男子菲奧多
（Theodore）說：「你知道嗎，實際上，我曾非常擔憂自己沒有軀體，
不過現在，我真的愛上了這一點……如此一來，我就不會像人那樣，被
塞進一具注定要死去的軀體裡，為時間和空間所牽絆。」
有時真的分不清是科技還是科幻，比如一個名叫菲奧多的失婚男子，

他的專業是代客寫信，但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他寂寞，所以愛
上了一把智能女聲，她是客體化的her（永不可能是主體化的she），也
有一個名字：莎曼珊——那是電影《觸不到的她》（Her，台譯《雲端
情人》）的情節，在智能的虛擬世界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莎曼珊可以跟無數的寂寞男子談戀愛。康乃迪格大學的哲學副教授蘇

珊施耐德（Susan Schneider）說得好：「雖然莎曼珊不是人類，她卻能
感覺到心碎的陣痛、對軀體時斷時續的渴望和對自己的進化所產生的費
解。她有一個豐富的內心世界，有着完整的體驗和知覺。」
但問題還是沒完沒了，蘇珊施耐德有此一問：「像莎曼珊這樣的非生

物有產生意識的能力嗎——如果不提現實中的情況，那麼它們在理論上
有這種能力嗎？如果有，這是否意味着，有朝一日，人類能把自己的意
識上傳給電腦，也許還能加入莎曼珊的行列，遠離『一具注定要死去的
軀體』？」
莎曼珊沒有軀體，她只是一把智能女聲，可是她的智能話語像一首
詩，聆聽着這聲音，也許會想起默溫（W. S. Merwin）的《玻璃》：
「一天你看看鏡子而它洞開／目光所及之處／十一條長長的路灰得像水
／在它上面一些人正在跑掉／一個小小的身影穿着長長的灰大衣／而你
不能動你不能喊／你要問他們是誰已經／太遲了」。
太遲了，太遲了，「那時他們中的許多人／用他們的後背對着你他們

的手臂在空中／沒有影子／在灰得像冰一樣的路上跑掉／落葉在他們的
身後飛翔／而鳥兒在巨大的塵灰中／石頭樹木／你所有的恐懼從你這兒
跑掉／太遲了／進入一片雲」；「而你跪下並試圖叫住他們／遙向那空
蕩蕩的面容」。
蘇珊施耐德最感興趣的並不是詩，而是智能女聲與身體的辯證法，她

認為：「無論莎曼珊有多強的智能，人類和類似於她這樣的程序之間的
關係，都只能是毫無希望的一廂情願而已。不僅如此，沒有幾個人願意
加入莎曼珊的行列，因為向電腦上傳你的大腦，會讓你喪失意識。」
然後，還有很多未必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如果菲奧多經歷了這個過

程，他是否能成功地把自己轉移到數碼世界裡去呢？」或者就好像電影
觀眾所懷疑的那樣，他只會毀滅自己的軀體，在電腦裡留下他思維的副
本，但這個副本還可以約會莎曼珊嗎？

末季的風啊，

為何總是來去匆匆，

我留不住你，

只能隨你滿園走動。

你的影子呢？

走過了就不會再等，

我留不住你，

只好任你交付清風。

試 筆

近日天氣陰霾，在這難得陽光輕透的和煦下午，走進設
於屯門公園的爬蟲館。此處啟用已十五年，曾在二零零六
年擴建，飼養數十不同品種的爬蟲動物，兼有模型標本及
附圖文資料，簡介牠們的分佈與習性。緩緩細閱眼前的展
板，揭示了爬蟲類的進化史。原始爬蟲類約在三億四千萬
年前已出現，屬最久遠的陸生脊椎動物，相對而言，人類
卻僅於地球生存了約二百萬年，我們的歷史猶碎屑般微
小。
場館小巧，免費入場，卻有觀賞價值。縱使眾多品種的
蜥蝪或蟒蛇，對一般人來說，外表不怎討好，但能藉此機
會，對與我們活在同一地球的不可思議生物稍作認識。進
場右轉，在展覽缸的旁邊，坐落了偌大的展板，由假石組
成，一條全身黑和淺黃相間的銀腳帶蛇立體模型爬在上
面，標題「色彩斑斕但危險」異常吸引。銀腳帶蛇、眼鏡
蛇、青竹蛇等六種毒蛇，鮮艷奪目，卻是警號，牠們毒性
強烈，攻擊力猛，會讓人易墮險要之地，別要被外表所迷
惑。另一邊廂，館內最大的落地玻璃缸，可瞥見本該分佈
於非洲中部、緬甸、南美洲、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及巴西
等地的不同龜種，安然聚在乾草堆下稍息，實是難得。當
中，盾臂龜最為巨大，身長幾乎有成人兩臂平伸之闊。牠
們在缸內悠閒地緩慢移動，我於外面看簡介，沉重地烙
下，原產地為馬達加斯加島南部的輻射紋龜，已屬瀕危物
種第一類，需關注及保育。此外，爬蟲館還養了一條眼鏡
凱門鱷，成一大焦點。該品種的鱷魚，因皮革貿易和捕獵
食用，野生數量下降而成為瀕危物種。隔玻璃觀賞牠，牠
在其棲息之處，伸出頭來，恍若高傲地睥睨。這一刻，已
難辨是我在缸外看牠，還是牠從內視察我。
在此慵懶的下午，館內的住客們，大多靜止，鮮會躍
動。頗喜歡看牠們吃食物，如此純粹，餓了即覓食，嘴饞
吞嚥，是為想延續生命。進食，代表生存。步出爬蟲館，
踏上兩旁草木蒼翠的小徑，自覺對牠們認識多了，但同時
感到所知其實極少。

我的祖國（一）

■文：莫子彥（九龍塘官立小學小五）

我看見

國家的繁榮

就想起

龍的咆哮

騎車快要經過某個村莊的時候，公路旁邊
的莊稼地裡是正忙着收割青稞的人們。這裡
是秋天。和往常一樣，路邊有好幾個藏族孩
子，他們每天嬉鬧着看我們這些不知道從哪
裡來的騎車的人，我們也看他們。這些孩子
會在你放慢車速的時候跑在自行車後面翻看
後座的行李袋裡是否有糖果之類的東西，他
們每次都會奔跑，似乎總也不會感到疲憊。
和往常一樣，他們向我喊了一聲「扎西德
勒」，我也回了一聲，但仍是自顧自地騎過
去了。我時常告誡自己，我從城市裡來到這
無法更偏遠的地方，不是為了旅遊，而是要
經歷每一段路程。我也無法在每一次有孩子
奔跑着向我們呼喊的時候都停下來，互相成
為各自的天使，又或是不斷被這些沒有見過
的山水所感動，我只是希望用原本在城市裡
的厭倦換取新的疲憊，像是這裡路邊的山泉
那樣，讓我感到清醒。
兩個朋友仍然在兩條國道交叉的那座縣城

等着，他們與我相隔着大概兩天的路程。昨
日遇到的一個人也已經騎到了我的前面，他
大概會在中午落腳吃飯的某個站點等我。說
是站點，因為常常只有兩三戶人家，前後幾
十里不見村落。快到中午的時候，山上卻下
起了小雨。我將雨衣披在身上，不久之後終
於看到了視野盡頭的路邊幾座低矮的房子。
朋友的車子停在門口，我便掀開門簾走了進
去，和他打了招呼，並跟房子的主人要了這
裡僅有的饅頭榨菜和白米粥。雖然披着雨
衣，騎車的時候還是會落上很多雨，加之出
了一些汗，我不得不出去走走了。
我獨自在外面，也並不知道有什麼事可

做，就只是走着。雨已經停了，四周的風景
仍是很好。還有幾個騎車的年輕人趕上來並
在這裡停下，他們已經脫下了雨衣，有些疲
憊，或是愉悅。這時一個穿着藏族服飾的老
人正緩慢地向這邊走來，她背着一個背簍，
背簍上是一桿秤，右手拿着一個小椅子，身
子微微前傾。一個小女孩走在她的前面，雙
手放在連衣裙的口袋裡，大概是她的孫女。
那個老人走到這邊，將背簍放了下來。我便
問她背簍裡賣的是什麼，得知是她們自家種
的梨子，就決定買一些。梨子不大，也不是
很甜的那種。我看着那個老人背起背簍，牽
着那個小女孩的手，不知道要往什麼地方
去。
我站在路邊，想到迷彩上衣的肩膀處還裂

了一條不小的縫，一時間也並不覺得窘迫。
來到這裡之後，好像對生活的要求立刻降到
了零度，卻常常能從如此熟悉的疲憊裡瞥見
嶄新的每一刻。秋天這裡的山上陰晴不定，
有時候遇到幾十公里的上坡路也只能慢慢地
騎上去，但似乎每一段上坡路之後便也還有
幾十公里的下坡路等着。下坡路當然比上坡
路好騎，但仍要時刻當心，遠不至於隨心所
欲任它加速的地步。我這樣想着，看見幾步
之外的卡車旁有一個孩子在看我，可是當我
看到她時，她卻躲到了卡車後面，然後探出
頭來。我向她揮手，覺得她就像山間的一小
片雲。可是她在我揮手之後卻忽然開心地笑
着向我跑過來，幾乎是撲到了我的懷裡。我
半蹲着，有些不好意思。她的面頰有些這裡
的人所共有的紅，還掛着點鼻涕。她咯咯的
聲音讓我的心裡湧出一種久未感到的勇氣，
就像是疲憊中騎車經過了遙遠的淺灘，清冷
而歡快的山泉沖去了車輪上我從未注意過的
泥巴。我問她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她
答說叫卓瑪，今年六歲。我用手胡亂地比劃
着，向她提議一起分吃我包裡的薄餅乾，她
高興地點頭，大概不太會說很多普通話。我
從自行車後座的包裡將那兩袋薄餅乾和小麵
包拿出來，塞了好多在她的口袋裡，然後便
讓她去玩了。我站在原先站着的地方，
感覺這些天的波折將我拋到了這雲海相
隔的風景之中，在這微型氣候的變化中
所經受的未知的跌宕與頓挫都是值得
的。在之後的路途中，我常念叨的是某
位前輩詩人所作的短歌，我想我可能部
分地體會到了他寫下的那些句子是什麼
意思，而就在幾天前我經過雪山下他所
待過的那座縣城時還不曾想過死亡拜訪
之前的山水是怎樣在暗夜與白晝的輪轉
之間敲打着他的過去。
我回到那所房子。同行的那個人已經

走了，那碗白米粥還沒有冷。我很快地
吃完，然後繼續趕路去了。

龍

變成長城

永遠地

咆哮

我的祖國（二）

■文：羅梓然（九龍塘官立小學小六）

國家
一個個明亮的光點

照亮世界
那一點點的光

多麼細小

我的祖國
一盞大明燈

帶領着
帶領着

我們前行

手 寫 板

卓瑪，卓瑪

■文：蘇畫天

■老人與小女孩卓瑪。 作者提供圖片

■網上圖片

■■毒蛇毒蛇，，色彩斑斕卻危險色彩斑斕卻危險。。 作者提供圖片作者提供圖片

■玉龍雪山景色秀美。 資料圖片
■玉龍雪山被譽為「現代冰川博物館」。

網上圖片


